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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大名)兴衰初探
赵九洲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 天津 300071)

　　[摘　要 ]魏州(大名)的兴起有较大的偶然性 ,特殊的政治形势将其推上了历史前台 。而特
殊的地缘优势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大运河的开通又为其迅速繁荣提供了保障。经过长期发展
之后 ,随着全国政治 、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 ,大名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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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隋唐为魏州 ,五代宋元明
清为大名府 ,在历史上曾长期扮演河北地区中心城市
的角色 ,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 。但历来关注大名的人却并不是特别多 ,本文拟对
其兴衰做一初步探讨 。

一 、魏州兴起的历史背景

翻开历史地图来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魏州 、邺县
和邯郸三者恰能构成一等腰三角形 ,这是一个在历史
上非同反响的三角形区域 ,自先秦以迄宋辽 ,该地区一
直是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 ,也一
直对河北乃至全国有重大之影响。战国至两汉 ,邯郸
始终是河北最重要之都会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 ,邯郸
衰落而邺城崛起 。到北周末年 ,邺城被焚毁为魏州的
崛起扫平了道路 ,此后独领风骚达六七百年之久。

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三者所依托的经
济腹地本就是重合的 ,且属于同一地貌单元 ,本就是一
块完整的区域 ,故而在如此狭小三角区域里显然不可
能同时出现数个大都市。历史上三者也确实没有同时
雄居河北 ,而是依次坐庄 ,构成了历史上独特的区域城
市竞争现象 。邯郸的没落使得邺城得以崛起 ,而邺城
的残破又为魏州的崛起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很多城市的崛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就魏州的兴
起来看 ,偶然性的色彩也极浓重 。在邺城衰落之前 ,魏
州虽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但若无特殊的机遇 ,魏州断
难反超邺城而成为河北地区的领军城市。

某种程度上说 ,是隋文帝的猜忌心理使得魏州得
以长足发展 。隋文帝历来对地方多有防范 ,江东王气
之说由来已久 ,故而灭陈后彻底荡平了建康城邑 ,犁地
三尺以镇王气 ,史称 “平陈 ,诏并平荡耕垦 ,更于石头城
置蒋州 ”。

[ 1] (Ｐ876)
观览天下州县时 ,还会别出心裁地改

动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地名。 “十八年 ,文帝因览奏 n ,
见东燕县名 ,因曰 :̀今天下一统 ,何东燕之有 ?'遂改为
胙城 ,属滑州 。”

[ 2] (Ｐ49)
而尉迟迥起兵时所显示出来的邺

城及其周边区域在河北地区的巨大号召力 ,更是让他
担心不已 ,故而一俟战乱平息 ,立即着手整顿 ,先是彻
底焚毁邺城 ,南迁相州于安阳 ,以防河北再次出现分裂
割据势力。接着 ,他又进一步弱化相州 ,析置毛 、魏二
州 。史载:“移相州于安阳 ,其邺城邑居皆毁废之。分
相州阳平郡置毛州 ,昌黎郡置魏州。”

[ 3] (Ｐ133)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 ,隋文帝认为可以消除隐患了 。
至于日后魏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紧邻运河的
便利交通条件而羽翼渐丰并雄居河北 ,完全取相州之
位而代之 ,则是他始料之所未及的 。

就整个历史时期来看 ,广袤的河北地区必然会形
成一个政治与经济上的中心 ,而冀南的三角形区域显
然还将在较长时间内是领跑者 。但沉寂已久的邯郸暂
时还无回天之力 ,而本来如日中天的邺城又被强行拉
下马来。初生的魏州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抓住了难得
的机会 ,稳稳坐上了头把交椅 。

二 、魏州的演变及其通向强盛之路

魏州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治所在贵乡
县(今河北大名东北),隋大业初改为武阳郡 ,入唐复为
魏州 。史料记载:

贵乡 ,后魏分馆陶西界 ,置贵乡县于赵城。周建德
七年 ,自赵城东南移三十里 ,以孔思集寺为县廨。大象
二年 ,于县置魏州。武德八年 ,移县入罗城内。开元二
十八年 ,刺史卢晖移于罗城西百步。大历四年 ,又移于
河南岸置……元城 ,隋县 ,治古殷城。贞观十七年 ,并
入贵乡 ,圣历二年 ,又分贵乡 、莘县置 ,治王莽城。开元
十三年 ,移治州郭下。

[ 4] (Ｐ1494)

开元二十一年 ,分天下为十五道 ,每道置采访使 ,
检察非法 ,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理京师城内 、都
畿理东都城内 、关内以京官遥领 、河南理汴州 、河东理
蒲州 、河北理魏州……

[ 4] (Ｐ1385)

则其治所先为贵乡而后为元城 ,且魏州同时为河
北道的治所。

关于魏州的沿革分见于正史的地理志中 ,较为零
散 ,此处不一一列举 ,清人顾祖禹已有有详细考证 ,摘
录如下:

禹贡兖州之域 ,夏为观扈之国 ,春秋晋地 ,战国属
魏。秦属东郡 ,汉属魏郡 。三国魏分置阳平郡 ,晋因
之。前燕分置贵乡郡 ,寻省 。宋文帝置阳平郡 ,后魏因
之。后周末置魏州 ,隋初因之 ,大业初改为武阳郡 。唐
武德四年复为魏州 ,龙朔初改为冀州 ,咸亨中复故。天
宝初曰魏郡 ,乾元初复曰魏州 。五代唐同光初升为东
京兴唐府 ,三年改东京曰邺都 。晋曰广晋府 ,汉曰大名
府。周显德初复罢邺都为天雄军 ,而府如故。宋因之 ,
庆历二年建为北京 。金仍为大名府路 ,元曰大名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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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大名府。
[ 5] (Ｐ695)

可见魏州的发展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状 ,宋以
前为上升趋势 ,至宋达到最高点 ,宋后颓势已成 ,开始
走向没落。正如前面所说 ,邺城的衰落使得魏州开始
踏上强盛之路 。但其强盛亦非一蹴而就 ,经历几十年
的时间 。限于篇幅 ,势难一一展开 ,主要看看对其崛起
影响至为重大的几点因素 。

首先 ,交通是城市的生命线 ,没有发达的交通 ,巨
大的能量需求无从保障 ,是不可能有繁荣的大都市的。
白沟的开掘使邺城迅速繁荣起来 ,而大运河的南北贯
通也使魏州迅速走红 。大业年间 ,大运河北段永济渠
得以修筑 , “四年春正月乙巳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
万开永济渠 ,引沁水南达于河 ,北通涿郡 。”

[ 1] (Ｐ70)
史书

中的记载虽只寥寥数语 ,亦未提及魏州 ,但永济渠对于
魏州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我们来看几条关于户口
的史料:

武阳郡后周置魏州。统县十四 ,户二十一万三千
三十五 。

[ 1] (Ｐ844)

清河郡后周置贝州。统县十四 ,户三十万六千五
百四十四。

[ 1] (Ｐ846)

魏郡后魏置相州 ,东魏改曰司州牧 。后周又改曰
相州 ,置六府。宣政初府移洛 , 以置总管府 ,未几 ,府
废 。统县十一 ,户十二万二百二十七 。

[ 1] (Ｐ847)

京兆郡开皇三年 ,置雍州 。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
十五步 ,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面通化 、春明 、
延兴三门 ,南面启夏 、明德 、安化三门 ,西面延平 、金光 、
开远三门 ,北面光化一门。里一百六 ,市二。大业三
年 ,改州为郡 ,故名焉 。置尹。统县二十二 ,户三十万
八千四百九十九 。

[ 1] (Ｐ808)

则立州仅二十余年后的大业年间 ,魏州(时为武阳
郡)户数即达到二十余万 ,远超相州之上 ,仅次于京兆
郡和清河郡 ,可见此时魏州之繁荣已足以傲视河北了 ,
故而李密降元宝藏而势力大振 ,刘黑闼取魏州而唐之
山东即乱。但真正使魏州达到巅峰状态的却是另外一
次对运河的小小改造 。工程的指挥者是卢晖 ,时间在
开元年间 ,意图是使魏州得以沟通江淮。史载:

开元二十八年 ,刺史卢晖徙永济渠 ,自石灰窠引流
至城西 ,注魏桥 ,以通江 、淮之货 。

[ 6] (Ｐ1011)

史书上的记载虽只有寥寥数语 ,但这一改造对魏
州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要超过永济渠的开凿也在情理
之中了 。魏州出现 “原野垦 ,府库实 ,氓庶安”, “川原材
麓之富 ,舟车士马之殷”

[ 7]
(卷四百四十 ,封演 《魏州开

元寺新建三门楼碑》,Ｐ4492)的繁荣景象 ,卢晖可谓功
不可没 。再摘录一段当今学者的描述来看开元年间魏
州之变化:

贞观十二年(639),唐太宗曾下诏在洛 、相 、幽 、徐 、
齐 、并 、秦 、蒲等州设置常平仓储粮 ,而魏州不在其内 ,
显然此时魏州尚不具备设仓储粮的条件 。(《旧唐书 ·
太宗纪下 》)至开元年间 ,情况大变 ,大批粮食供应关
中 ,三年共运粮 700万石 ,主要来自晋 、绛 、魏 、濮 、邢 、
贝 、济 、博各州 ,开元时魏州与同在永济渠旁的贝 、博二
州都成了重要的粮食基地了。

[ 8] (Ｐ447)

可见 ,开元年间是魏州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而新
渠的开凿则是魏州腾飞的关键举措 。魏州之所以能
“河朔三州 ,魏为大”

[ 6] (Ｐ4492)
,之所以会 “河北之患二百

余年 ,而腹心之忧常在魏博 ”
[ 5] (Ｐ696)

,都与大运河息息
相关 。魏州 ,是运河催生的大都市 。

其次 ,易守难攻而又舟车便利 ,方是大都市安身立
命之本。魏州的崛起中独特的山川形势这一点也极为
重要 ,为魏州的崛起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由于相关史
料较多 ,笔者就不做过多的评述了 ,列举几条以资参
证。

顾祖禹称:“(大名)府西峙太行 ,东连河济 ,形势强
固 ,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

[ 5] (Ｐ696)
又称:“自

秦以降 ,黎阳 、白马之险恒甲于天下。”
[ 5] (Ｐ696)

正德 《大名府志 ·疆域志 ·形势》中的相关记载如
下:

大名府近则地回沙麓 ,河抱卫漳;远则东连齐鲁 ,
西接太行 。故前辈诧其气势联络 ,隐若重关 。真河朔
之重镇 ,北门之锁钥也。

元城县卫河襟其南 ,漳水遶其北 ,合流于东。阻三
面而守之 ,盖亦有天堑之险焉 。

大名县逯堤东抱白潭 ,南驰况 ,枕惬山而带卫水 ,
形势之盛 ,几可与大国争雄矣 。

[ 9] (Ｐ12Ａ)

同治 《元城县志 》记载如下:
元城界在中原 ,独殿河朔 ,太行之所融结 ,黄河之

所迂回 ,天地雄浑混朴茂之气独盛于此 。故每登大丕
之巅 , 纵目万里 , 知元城之地灵不在于佳丽山水
也。

[ 10] (Ｐ147)

特别值得点出的是 ,后晋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
丹后 ,一马平川的河北地区失去屏障而无险可守 ,国防
重心大幅度南移 ,魏州之地位遂愈发重要。

再次 ,特殊的地缘优势。繁盛的魏州进可镇遏整
个河北地区 ,退可屏蔽政治腹里的中原地区 。自隋迄
宋 ,中原的政治经济意义对全国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 。
而河北则为中原之外院 ,魏州安则中原安 ,魏州乱则中
原危 。唐高宗龙朔年间曾改魏州为冀州大都督府 ,掌
控河北地区 ,何以改魏州为冀州虽原因不明(疑高宗以
魏为冀当与《禹贡》冀州之说颇有关系),且至咸亨年间
又罢废大都督府 ,魏州 、冀州恢复旧名。但魏州军政重
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实为日后设立魏博镇之先声 。

相关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公元 663年)十二月辛丑 ,改魏州为大

都督府 ,改冀州为魏州。
[ 4] (Ｐ84)

(咸亨三年公元 672年)九月乙卯 。冀州大都督府
复为魏州 ,魏州复为冀州 。

[ 4] (Ｐ97)

此后 ,魏州军事地位日渐上升 ,入五代而为邺都 ,
入宋而为北京。这里也不再对此做过多展开 ,还是引
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窦建德及刘黑闼皆有问鼎中原之志 ,辄争魏州以
临河南。唐得魏州 ,亦为重镇。迨安史倡乱 ,河北之患
二百余年 ,而腹心之忧常在魏博。朱温据有汴州 ,依魏
州为肩背 ,魏州入晋而梁祚遂倾矣。自庄宗以魏州称
帝 ,其后邺都军乱 ,李嗣源因之而承大统 。郭威复自邺
都南向 ,竟移汉祚。邺都于河南 ,遂成偏重之势。宋亦
建陪京于此以锁钥北门 ,契丹不敢遽窥也。

[ 5] (Ｐ696)

关于魏州的崛起 ,影响最大的大致就是这三点。

三 、魏州(大名)的进一步发展和没落

五代至北宋 ,魏州在很长时间内是陪都。不过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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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起 ,魏州名号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亦并非完全
消失 ,如后唐天成四年 “六月……戊申……诏邺都仍旧
为魏府 ”,

[ 11] (Ｐ551)
即恢复了魏州的名号 。魏州在后唐又

称兴唐府 ,后晋称广晋府 ,入汉而最后确定大名府之
称 。 《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记载:

献公之十六年 ,赵夙为御 ,毕万为右 ,以伐霍 、耿 、
魏 ,灭之。以耿封赵夙 ,以魏封毕万 ,为大夫。卜偃曰:
“毕万之后必大矣 。万 ,满数也;魏 ,大名也。以是始
赏 ,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 ,诸侯曰万民 。今命之大 ,
以从满数 ,其必有众。”

[ 12] (Ｐ1853)

唐 、晋 、汉三代均建邺都于此 。实际上魏州与古邺
城并非一地 ,但邺为战国魏地 ,至曹魏复建邺城为都。
在世人观念中 ,魏与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魏州
以魏名州 ,故而五代君臣便以邺名都 。至后周显德元
年(954年),郭威借王殷入朝之际罢邺都 ,实为消除地
方叛乱势力之举 ,而大名(即原魏州)之重要地位并未
削弱 ,如周世宗灭佛时所下敕文称:“两京 、大名府 、京
兆府 、青州各处置戒坛 ,侯受戒时 ,两京委祠部差官引
试 , 其大名府等三处 , 只委本判官录事 参军引
试 。”

[ 11] (Ｐ1530)
大名府紧随二京之后 ,且一句之内两次提

及大名 ,则其地位可见 。
宋初 ,宋辽两国对峙 ,大名府地位更显重要 ,至庆

历年间为防范北方强敌而被建为北京 。史称:“是月 ,
契丹集 兵幽 州 , 声 言来 侵 , 河 北 、京东 皆为 边
备 。”

[ 13] (Ｐ214)
该月指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 ,即建大名

为北京之月 。契丹军事压力显然是升大名为北京的一
大推动力。

《宋史·地理志一 》又载:“北京 。庆历二年 ,建大
名府为北京 。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 ,即真宗驻跸
行宫。城南三门:中曰顺豫 ,东曰省风 ,西曰展义。东
一门 ,曰东安 。西一门 ,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
门 ,曰左 、右保成 。次北班瑞殿 ,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
祥 ,西曰丽泽。殿东南时巡殿门 ,次北时巡殿 ,次靖方
殿 ,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曰景清 ,西曰景
和 。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 ,门一十七 。”

[ 13] (Ｐ2105)
这

是大名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陪都 ,且
城市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展 ,这是大名发展的巅峰状态。

可惜好景不长 ,成为北京后仅八十余年 ,女真人的
铁蹄即踏入了中原 ,一代名都未能屏蔽中原 ,金军直逼
东京城下。宋钦宗定城下之盟而将黄河以东以北全部
割让给金 ,

[ 13] (Ｐ435)
则不待绍兴和议成而北京已沦陷于

金人。此后宋 、金在大河南北拉锯 ,经历战火的河北一
片残破 ,大名也盛况难再 , 后刘豫在大名称帝 ,史称
“(建炎四年九月)戊申 ,命秦凤将关师古领兵赴行在。
刘豫僭位于北京 。”

[ 13] (Ｐ482)
《宋史 》本纪行文至此为最

后一次提及北京 ,此后当是不废而废 。
金代大名府虽走上了抛物线的后半段而开始衰

落 ,但似乎亦还足称河北一大都会 ,虽无北京之尊荣 ,
却得有大名府路之建制。史称:

大名府路 ,宋北京魏郡。府一 ,领剌郡三 ,县二十 ,
镇二十二。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书省 。

[ 14] (Ｐ627)

到金末移都汴梁而大名亦堪称北门 ,惜乎数年而
金亡。

经过蒙古人的洗劫后 ,入元虽仍有大名府路 ,但户
口大减 ,颓势已成 。史书关于金 、元两代大名户口的记

载如下:
《金史》卷 25《地理志下 》:“大名府 ,上 ,天雄军 ,旧

为散府 ,先置统军司 ,天德二年罢 ,以其所辖民户分隶
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 ,附近十二猛安皆
隶焉 ,兼漕河事。产皱 、縠 、绢 、梨肉 、樱桃煎 、木耳 、硝 。
户三十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县十 、镇十三:旧有柳林 、
侯固二镇 。”

[ 14] (Ｐ627)

《元史 ·地理志一》:“大名路。中唐魏州 。五代南
汉改大名府 。金改安武军 。元因旧名 ,为大名府路总
管府 。户六万八千六百三十九 ,口一十六万三百六十
九。领司一 、县五 、州三 。州领六县。”

[ 15] (Ｐ1361)

则元代户口较之于金代 , 几乎损耗了五分之四 !
故而方志中有 “金元以来不可复问 ”之语。

[ 10] (Ｐ210)

入明 ,大名亦仅为普通一府 ,未见其重要 ,户口视
元亦仅略有增加而已 ,史载:

大名府元大名路 ,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 。
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一 ,县十 。东
北距京师千一百六十里 。弘治四年编户六万六千二百
七 ,口五十七万四千九百七十二。万历六年 ,户七万一
千一百八十 ,口六十九万二千五十八。

[ 16] (Ｐ898)

城市规模之缩减更为明显 ,据上文所引 《宋史 ·地
理志 》中的史料看 ,宋代北京城周达四十八里二百六
步 ,而据方志记载有:“县城原在城东十里 ,唐魏博节度
乐彦祯所筑 ,周八十里 ,号河北雄镇。”

[ 10] (Ｐ210)
或有夸大

之词 ,但城池极为壮丽自无疑问。但明代之府城却极
小 , “明洪武三十四年 ,水汜为患 ,都指挥吴成始徙筑今
城 ,视原基什九之一 ,高三丈有奇 。”

[ 10] (Ｐ210)
清代较明代

无大变化 。
步入民国 ,大名复丢掉了府的地位而变成普通一

县。期间亦有戏剧性的一幕 ,即民国三年大名兼并魏 、
元城二县而成为河北省首屈一指的大县 ,但也仅为县
级建制而已。

[ 17] (Ｐ92-Ｐ113)
再后来 ,随着京广铁路的开通 ,

古城邯郸得以复兴 ,衰弱已极的大名遂复成为其属下
一县 。

四 、对大名(魏州)没落原因的思考

大名(魏州)的没落虽不像邯郸的没落那样在汉末
一蹴而就(邯郸在汉魏之际的衰落很奇特 ,往日的天下
五都之一似乎是在无声无息中就突然衰落了 ,个中原
由颇为耐人寻味 ,留待他日详考),也不像邺城那样悲
壮惨烈到被直接从地图上抹去 ,但其从大都市到小县
城的发展历程还是让人感慨良多 。下面重点谈谈我对
魏州衰落原因的几点看法。

首先 ,大名(魏州 ,为行文方便 ,以下只称大名)的
没落与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有着莫大的牵连。金
元以后的大格局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剥离 ,政治
中心大幅北移到幽燕 ,而经济中心则远徙江南 ,中原地
区的战略意义大幅度降低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原北大
门的大名地区重要性大为降低 ,不再具有屏蔽政治腹
里的作用 ,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因天子守边使得国防
前线也大幅北移 ,所谓的 “北门锁钥 ”也失去了作用 。
而历经金元战乱后 ,整个北方经济残破 ,大名的繁荣也
成为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
样 , “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等级系统的形成有较深
厚的历史根源 ,由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单一小农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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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中 , 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等级的制约力非常
强 ”

[ 18] (Ｐ659)
,经过一番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之后的大

名 ,失去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撑 ,又失去了军事上的坚强
后盾 ,更失去了经济上的深厚基础 ,怎能不残破 ,怎能
不衰落 !

其次 ,大运河的改道。元世祖灭南宋后即着手改
造大运河 ,裁迂取直 ,运河全线东移 ,经济州而过临清 ,
不复经过大名 。大名虽得以通过卫河与大运河连接 ,
但毕竟失去了直通江淮的通道 ,这在南方经济在全国
举足轻重的情况下对大名的经济发展是至为不利的。
入明清 ,运河漕运在全国的重要性更是非同小可 ,运河
沿岸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 , 如临清 、济宁等。相形之
下 ,大名的境况却让人感伤不已 。某种程度上说 ,运河
改道对大名的衰落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 ,可谓一剑封
喉 。对于大名的兴衰来说 ,或许这样说更形象一些:成
也大运河 ,败也大运河 。

其三 ,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北方气候在金元
以后更显干燥 ,水环境急剧恶化 。原有的湖泊沼泽相
继消失 ,河流的径流量普遍减少 。宋太祖围攻晋阳时
还曾决河灌城 ,史载:

(开宝二年三月)乙巳 , 临城南 ,谓汾水可以灌其
城 ,命筑长堤壅之 ,决晋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 ,继勋
军于南 ,赞军于西 ,彬军于北 ,进军于东 ,乃北引汾水灌
城 。辛亥 ,遣海州刺史孙方进率兵围汾州 。”

[ 13] (Ｐ28 -29)

宋以后类似情况未曾听闻。入元以后 ,原先直通
江淮的御河即已与黄河无法沟通了 ,河运路线到达中
滦(今封丘)旱站后即需走旱路 180里方能入御河。

明清时代 ,漳河 、卫河水量的季节性更加显著 ,雨
季洪灾频繁 。就 《同治元城县志 ·舆地志 ·年纪 》中的
记载做一统计可发现 ,从明初建文三年(1401年)到清
末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 471年间 ,元城县(即大名
府治所所在)遭受较大水灾多达 54次 ,平均不到 9年
就会发生一次。

而直接威胁城池的特大洪水也频繁发生 。如建文
三年 ,大名旧城被水淹没而吴成筑新城 。但此后大名
仍未摆脱洪水的威胁 , “嘉靖以来 ,漳流并卫 ,颇有啮城
之势。”

[ 10] (Ｐ211)
此外万历二十二年 、康熙十二年又曾发

生洪水浸城事件 ,城池勉强得以保存 。至乾隆二十二
年五月 ,魏县 、大名一带发生洪灾 , “漳河决溢 ,大水灌
入(魏县)城内 ,墙垣倒坍 ,庐舍倾圮 ,而城遂墟。城既
被水冲淹 ,方议迁治 ,乃未及一月而大名县城复为御河
所圮。二县相继淹没 ,势难同复旧观 。”

[ 17] (Ｐ103)
于是有

废魏县而入大名 、元城及民国三县合并之举 。乾隆四

十年又发生一次大洪水 , “水薄府城 ”,
[ 10]

(详见卷一)
形势颇为危急。频繁的洪涝灾害发生的情况下 ,显然
是不利于大都市存在的 。

而植被的破坏也日趋为严重 ,宋代河北地区的水
土流失状况已经极为普遍 ,沈括 《梦溪笔谈 》卷 24《杂
志 》载:“漳 水 、滹 沱 、涿水 、桑乾 之类 , 悉皆 浊
流。”

[ 19] (Ｐ173-Ｐ174)
又载:“今齐 、鲁间松林尽矣 , 渐至太

行 、京西 、江南 ,松山大半皆童矣。”
[ 19] (Ｐ171)

则可见魏州
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之一斑。

宋以后 ,情况更显恶化 ,由于关于魏州一地的资料
相对缺乏 ,此处也就不作过多展开了。

总之 ,魏州在自隋至宋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它的兴衰变化与全国政治 、经济的演变密
不可分 ,亦与生态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天地生三因
素的互动 ,把魏州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又最终使魏州复
归于默默无闻。研究魏州的兴衰 ,对于我们把握中古
以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将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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